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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爲人 與

革
新
號
第
二
十
期
的
「噩
罔
文
藝
」
用
了
很
大
的
篇
幅
來
探
討
「
楽
潟
文
學
」
的
方
向

，
主
要
是
針
對
詹
宏
志
和
彭
瑞
金
的
兩
篇
文
章
而
發
。
所
謂
「
邊
疆
文
學
」
及
「
徒
然
論
」

的
質
疑
更
引
起
廣
大
的
波
瀾
。
看
了
各
家
對
此

一
問
題
的
意
見
，
似
乎
有
一
個
觀
點
還
沒
有

提
到
l
—

雖
然
這
可
能
是
許
多
人
心
裏
早
已
存
在
的
。
我
願
在
此
說
兩
句
話
。

「
豪灣
文
學
的
方
向
」
座
談
會
中
一
再
強
調
歷
史
的
價
值
，
然
而
我
相
信
多
數
的
創
作

者
並
不
會
太
在
意
是
否
將
爲
歷
史
埋
沒
。
創
作
者
的
使
命
惑
在
於
悛
抱
時
代
的
呼
吸
，
而
並

非
汲
汲
在
永
恒
的
長
流
中
想
留
下
些
甚
麼
。
後
人
如
何
寫
歷
史
，
我
們
干
預
不
到
。
我
們
只

知
道
自
己
的
作
品
是
寫
給
這
一
代
的
中
國
人
看
的
，
是
想
要
影
嚮
這
一
代
的
中
國
人
的
，
而

不
是
爲
了
後
人
的
評
價
而
嘔
心
瀝
血
。
不
論
是
刻
靈
嚴
大
民
衆
的
生
活
感
受
抑
或
抒
寫
小
我

的
幽
思
情
懷
，
不
論
是
多
數
人
共
同
的
黏
境
還
是
一
己
的
深
詭
冥
想
，
在
在
是
視
時
代
各
個

生
命
的
見
證
。
事
賓
上
，
如
果
我
們
細
心
檢
視
，

可
以
欣
喜
地
發
現
大
多
數
的
作
家
還
是
根

植
於
生
活
的
土
塊
裏
，
我
們
無
權
棄
絕
別
人
獨
具
的
歷
練
和
眼
光
。
比
如
說
朱
西
寧
既
追
溯

到
八
二
三
炮
戰
氣
魄
宏
大
的
載
爭
文
學
，
也
寫
出
年
輕
一
代

「春
城
無
處
不
飛
花
」
的
范
勃

朝
氣
；

張
系
國

「昨
日
之
怒
」
的
背
景
雖
在
異
鄉
，

但
用
心
是
與
「＃
巴
河
之
水」
一
操
的
深

洗
把
關
切
注
入
豪
湖
的
壯
會
。
這
些
同
時
代
的
心
靈
和
我
們
的
脈
搏
交
感
相
發
，
已
然
成
功

地
逹
到
了
創
作
的
目
的
。
一
個
創
作
者
只
要
本
本
份
份
地
把
想
說
的
以
最
好
的
方
式
說
出
來

，
又
何
必
斤
斤
計
較
於
歷
史
的
地
位
？
而
如
果
這
些
作
品
眞
的
表
逹
完
美
，

又
何
愁
不
會
在

歷
史
中
佔
一
席
應
有
的
地
位
1
·

民
族
文
化
要
怎
麼
走
，

我
們
無
法
一
手
左
右
。
江
山
代
有
才
人
出
，

文
學
的
大
潮
流
迫

使
我
們
不
得
不
先
存
徹
牲
認
命
的
心
理
準
備
。
正
面
的
作
法
，
就
是
埋
頭
苦
幹
，
以
作
品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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鳥、' 鳥、
'
心

推
動
。
眞
要
說
甚
麼
「
邊
疆
文
學
」
'
t
i
t
界
何
其
大
，
誰
又
能
說
哪
兒
是
邊
疆
，
哪
兒
不
是

？
我
們
擧
康
拉
德
爲
例
，
也
許
可
以
看
得
比
較
清
楚
：

他
出
生
於
十
九
世
紀
的
波
蘭
，
廿
一

歲
才
踏
上
英
國
的
領
土
，
其
後
更
隨
商
船
數
度
遠
赴
非
洲
大
陸
。
但
他
的
海
洋
文
學
却
儼
然

成
爲
英
國
文
學
的
大
宗
。
我
無
意
標
榜
流
浪
者
的
心
煎
，
只
是
藉
此
說
明
文
海
廣
渙
，
所
謂

主
流
、
支
流
之
誤
，
都
是
不
足
道
的
。

另
外
，
我
愁
對
這
個
專
輯
中
宋
澤
萊
先
生
的

「文
學
十
日
談
」

一
文
致
敬
。
這
典
是篇

難
得
一
見
的
好
文
章
，
可
以
說
發
揚
了
一
般
文
評
家
所
忽
略
已
久
的

「謙
虛
」
及
「誠
懇
」

的
美
德
。
作
者
雖
然
也
月
旦
人
物
，
批
駁
歧
見
，
有
時
則
不
免
感
情
用
事
，
太
倚
賴
條
列
法

，
又
常
常
露
出
勉
強
的
痕
跡
，
但
顯
然
他
的
基
本
立
場
絕
對
不
是
惡
意
的
。
重
點
是
在
於
希

筮
這
塊
土
地
上
的
人
都
不
賤
視
自
己
，
要
知
惜
福
、
感
恩
。
這
樣
不
亢
不
卑
的
主
張
眞
敎
人

高
興
；
在
評
論
中
能
流
露
出
如
此
眞
摯
的
性
情
，
足
以
表
現
作
者
有
話

「
非
說
不
可
」
的
苦

心
。
讀
完
全
文
後
，
相
信
大
家
都
已
深
切
感
受
到
臺
爛
的
文
學
家
要
團
結
起
來
的
必
要
了
。

大
凡
涉
及
臺
灣
文
學
的
論
評
，
都
免
不
了
會
自
相
矛
盾
l

—

如
果
不
是
太
強
烈
地
固
守

偏
執
的
話
。
因
爲
這
個
題
目
下
的
理
論
和
事
裳
的
確
太
複
雜
了
。
我
想
現
在
我
們
盡
力
要
做

的
，
應
該
是
繼
續
鼓
勵
各
類
型
的
創
作
；
在
批
評
方
面
，
則
希
望
能
起
一
些
積
極
的
作
用
，

儘
量
避
免
以
挑
剔
的
眼
光
攻
訐
異
己
'
_
|

畢
竟
是
「
有
容
乃
大
」
啊
！
孟
子
說
：
「
君
子
莫

大
乎
與
人
爲
善
。
」
批
評
家
的
態
度
應
該
就
是
這
種
「與
人
爲
善
」
的
態
度
。

一時
的
偏
差

與
生
迄
，
終
會
順
應
自
然
，
發
展
出
成
熟
而
稚
定
的
成
果
。
那
麼
豪
灣
文
學
的
前
途
，
自
是

一
片
痰
瀾
天
地
了
。




